
一楼住着一对老夫妇。男人腿脚不好，

走动都坐着车子。女人跟在后面，亦步亦趋

推着。

我常想，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写照吧。“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是年少轻狂的誓

言，禁不起时光的蹉跎。陪你长大的人很多，

但陪你慢慢变老的人，只有一个。

那天，我去超市，碰见他们。只有男人一

个。我环顾四周，没看见女人。男人也在寻她

吧？左顾右盼，满眼焦灼。我过去推他，他倔

强地摇头，挥手，含混不清地咕噜着。他是在

等女人！这个位置只能属于她，就像这一辈

子。

我陪他等。和他说话，他不理。等了很

久，仍不见女人。我想让广播台帮忙找一下，

问他的名字。他摇摇头。问他女人的名字，他

怔住，摇头。他真的太老了，连自己和妻子的

名字都忘了！一丝怅然，浅浅的。反正顺路，

我打算把他送回家。

“桃———花！”没错！是男人说话，在叫女

人。女人应和着，风驰电掣走来。男人挥着

手，雀跃得像个孩子。他抓住女人的手，太用

力了，把眼泪都拉了出来。我悄悄离开。原

来，他会说话，更不曾忘记，就算老得忘了自

己，他还记得她，脱口喊出她的名字。

号码是陌生的，声音像去年的花事，似

曾相识。我没有想她是谁，一个号码，一个身

份，我们都一样，在不停地改变身份。她说，

停电了，楼梯里黑漆漆的，有点怕，就想起了

我。我小心翼翼地安慰她，想不起她是谁，更

想不起何时曾照亮过一个人？

坐惯了电梯，在黑暗里爬十八层楼，她

没有勇气。我给她打气，她笑，就当再爬一次

十八盘吧，你千万别放手啊！记忆忽地被触

动，像东风化雪，隐约想起一个人。那次，学

校组织登泰山，她也这样对我说。我拉着她

的手，一路翻山越岭，登上玉皇顶。

时光也会做梦，此刻它回到了过去。她

一边走一边说，我一边说一边走。岱庙，

一天门，红门，中天门，南天门……她忽

然说，到家了，谢谢，挂了。我一脚踏空，

回到现在。

“嗯，挂了。”我没问她是谁？她记得，我也

记得。就像从泰山下来，她投进男友怀里撒

娇，我坐在草地上，看风起云生。桃花开得绚

烂奢靡，地上落红似锦年。

与妻闹别扭，“散伙”的话都说了。最后，

她赌气去了娘家。一个人，生活像打“游击”。

无节制熬夜，四处蹭饭，啃泡面。只两天，我

就弄垮了身体。那天凌晨，我痛醒了，倒杯茶

的力气都没有。我拿起电话，除了妻的，我竟

再记不得一个人的号码。

妻很快赶来了：倒茶，拿药，揉胃，不停

地叫我的名字……她比我还痛吧？脸上的汗

水，流个不停。我不由想起她的诸般好，很愧

疚，向她道歉。她笑笑：你还记得我的号码，

说明你心里有我。我怔住，是啊！我明明记

得，就像风记得花的香。

风会记得花的香。生活里，我们都会记

得一些人、一些事，犹如花香，可以依赖，可

以托付。

张宏一进他家门，刘明便把他拉上了饭

桌边。张宏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妻子的厂

长。

酒过三巡，刘明问：“老同学，我老婆有何

突出贡献，你发那奖给她？”妻子昨晚告诉他，

厂里发给她一个五万元的大红包，说是给她

的特别奖。

“你那老毛病怎么就不改呢！什么都要问

到底。这是厂里的内部管理事务！”张宏说。

“我怎么感觉跟我有关呢！厂里人个个都

有？”

“拿你真没办法，跟你直说了吧！去年我

们厂生产不景气，纳税有困难，你帮报批减免

了那笔税款，缓解了厂里的燃眉之急；今年

初，你又派人帮我们追回那 790 万货款更是

救了我们厂！”张宏说着开玩笑地竖起大拇

指：“我们厂能有今天，你功劳大大的有！”

“哈哈，原来是变相行贿呀”刘明打趣地

说。

“那违法违纪的事我是不干的。行贿是为

捞什么好处，而我们厂并不是想从你这里捞

点什么好处，只是感谢你！”张宏边吃边说着：

“这钱不是事先给你的，也没事前跟你说过；

再说这是厂职代会的决定，不算行贿。”

“什么逻辑！我不帮你们厂，厂垮了，我们

税务所每年就要少上百万的税收，你说我这

个税务所长光荣吗！”刘明恢谐地说：“无功不

受禄呀！更莫讲特别！这奖拿回去，职代会那

里我去解释。”

“这……”

“咳，常说‘一上饭桌，好说好说’，张宏

呀！你今天可是上了我的饭桌呀，那奖金你不

拿回去也得拿回去。”

张宏知道刘明是绝不要这钱的了。

“‘一上饭桌，好说好说’有你这么用吗？”

两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一上饭桌”
■ 文 / 韦健华

外婆本是一根沙线

祖先从原始的棉桃里

捧给了她千丝万缕的梦幻

她追逐她挣扎她忿懑

把顽强的生命

横挤在时间的经纱上

每一缕都血迹斑斑

殷红中，闪着期盼

多少年过去

在她雪山般的头颅上

织出了诉说不尽的谣传

外婆
■ 李炜

潮头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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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 Tide

光阴谱

(一)

春来枝绽彩，

秋去叶归根。

细品人生味，

深知岁月痕。

(二)

静观天下事，

常念古今人。

义举寻公道，

知交出冷门。

(三)

子牙难服老，

孟德有雄心。

不负青云志，

当还白首魂。

素愿

缕缕霞光飞远影，

声声鸟语唱奇观。

清风得意阴霾去，

故地萦怀绮梦还。

家园

风梳岸柳行行秀，

雨浸田禾阵阵芳。

故土抒怀人写意，

韶光润色画呈祥。

品茶

沸水沉浮翻翠叶，

清杯跌荡沁幽香。

层岚不见山农乐，

座客痴迷意味长。

看戏

悲喜人生现舞台，

沉浮世态见班差。

高低曲伴神形变，

荣辱情随角色来。

过街

往来南北绿灯行，

顾望东西纵队停。

道上匆忙皆有梦，

人间聚散总关情。

水之境

旋律仙子院
高天白云之上的上善长者，

请以广大的仁爱，无限的智慧，

引领我们领略渺远纯真的水之意境吧，

并且启示万物，关于自然与生命的真谛。

上善长者院
那是一支水土一般古老的歌谣，

以遥远的向往和时光的涓滴，

汇聚而成的，我们血脉的记忆，

怀想于我们思想的经络中，

述说在我们梦境的心跳里，

清流闻道,问源清流，

天光之上那样的水啊，

正是我们前世今生的涟漪，

当我们用生命去感悟水之意境，

当时间的长河，育化出心灵的对白，

追寻吧，追寻那些映入苍天的踪迹，

倾听吧，倾听那些深入泥土的根须……

水之奇

旋律仙子院
和风细雨般的上善长者啊，

我听到了，春之消息总是如约而至，

一夜翠柳含烟，满树绽放虹霓，

山川大地，水墨淋漓，

如梦如幻的水之神奇啊，

让我向往着诗和远方，聆听心灵的真谛。

上善长者院
她是随风潜入夜的精魂，

她是润物细无声的希冀，

她是我们梦境里壮丽的雪山，

她是我们希望中丰饶的土地，

她是激情旋律的汪洋自肆，

她是卓绝音韵的凝神俱息，

她是我们形神兼备的未来，

她是我们脱颖而出的重生，

是的，当我们吟咏春夜喜雨，

她的风采就镌刻在你的双眼中，

她的神韵就跳荡在你的旋律里……

水之妙

旋律仙子院
滋养万物的上善长者啊，

我要拨动音符，荡漾起旋律，

让万千江河的脉动，

以曼妙之水展开的翅膀,

扶摇万里，腾飞大善之美的颂诗。

上善长者院
让我们吟诵世间所有的真善美吧，

缘何四万八千岁之后，

我们依然奔腾不息，

请让我以初心如水的名义，

告诉你这个没有秘密的秘密，

她那花蕊般含羞的，母爱的微笑，

总会让山峦青葱，总会让原野碧绿，

总会让姹紫嫣红年年绽放，

形态万千、击浊扬清的水之玄妙啊，

她是你淙淙溪流的春华秋实，

是你矢志不渝的坚贞意志，

她是你川流不息的正气凛然，

是你奉献大爱的必然开始……

水之势

旋律仙子院
川流不息的上善长者啊,

谢谢你用春雨夏露般的乳汁，

听川江放歌，你以水之气势的雄姿，

让我们学会了关于爱的点点滴滴。

上善长者院
是的,爱，是注定的，

稻穗还会扬花，棉蕾还会坐果，

阳光还会在向日葵上轻轻转动，

这是水天一色的时刻，

这是天人合一的际遇，

让我们以水之气势的追寻，

放歌大江东去的壮丽吧，

我们是水中之水的月亮，

我们是天上之天的太阳，

我们是汉子之中的汉子，

我们是女人之中的女人，

我们是太阳的热情,江河的体温，

我们是智慧和勇敢的魂魄，

是纤绳和桨橹坚贞不屈的搏击……

水之魂

旋律仙子院
魂牵梦绕的上善长者啊,

当您面向世界讲述这个故事,

我领悟了，关于水和我们的寒来暑去，

当我们面对命运的挣扎与挑战,

上善广德的水之精魂啊，

就是关于自然和命运的终极启迪，

你,就是全部的我,

我,就是全部的你。

上善长者院
清点暑往寒来，风霜雨雪的过往，

纵观野火春风，苍苍碧草的记忆，

听高天白云的呼唤，念苍凉后土的期盼，

茫茫九派的担当，水之精魂的传承，

让我们心灵相通，血脉相依，

让我们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为静若碧潭的思想，我们不懈追寻，

为一泻千里的希望，我们从不放弃，

水之精魂啊，是我们全部的智慧、勇敢和

坚贞，

凝聚中国力量，携八千里云和月，

不忘初心，义无反顾，奔腾入海的我们，

必将以东方崭新的旋律，

捧出一轮，如梦如幻的朝日！

■ 文 /犁米

魂萦梦牵的红丝带

陶武先诗选

上善蜀水
———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同名管弦、民乐混编交响组曲而作

■ 孙建军

我租住的房子北面就紧挨着铁路，每天

有很多火车从我的窗前急驶而过。房子东南

侧有一片高高的黄土堆，初春时节，土堆上

下已被大自然神笔妙手画成了一幅画。画中

鹅黄色的油菜花迎风在笑，花下茎叶的嫩绿

将黄土堆这块画布渲染得满是生机。

春天是个多彩梦想的季节，那年 19 岁

的我就是乘着火车去圆梦的。那天晚上我坐

的是一列绿色全封闭的火车，也就是所说的

“闷罐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时还不

知火车开往什么地方，第二天清晨到了苏州

车站下车时，我才意识到当新兵的第一步就

要从这里迈开了。在新兵营随后的日子，我

没来及去苏州城区转上一圈，就去了皖南的

一个叫杨家高山的地方，这里没有火车，住

在这里许多人家有的好几辈人都没见过火

车。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兵，每次去了农民

家中他们都很羡慕，火车什么样子，城市又

是什么样子，在他们非常热情的举动中，我

看到了大山里人的朴实。我在这杨家高山待

了三年，咬定青山的马尾松、蓬勃向上的竹

子，还有深山里铁打的营盘都给我留下了至

深美好的记忆。在曾经的岁月里，我不会忘

记是一列火车载着我开始了如诗春天般的

人生之旅。

大凡恋爱的人都很浪漫，前几天我去了

一家书店，里面贴有几张有关火车的黑白老

照片。照片中一女子在铁轨上平衡着双臂小

心翼翼地走着，一小伙子就紧随在旁边好像

在呵护着，画面右上方映着一束照射铁路的

阳光，那是春天的迷人光泽吧。我由此想起

了那年和女友浪漫又十分惊险的一段经历。

那天我和女友上街散步，不知不觉就遛到了

一铁道密集的地方。那里不是路口没有遮挡

的栏杆，我俩沿着铁道先是追逐嬉笑着，忽

然发现北侧的另一条铁道上停着一黑皮货

运火车，我拉着女友的手就准备从车轮间钻

过去。这时我突然又改变了主意，爬上了车

厢之间的连接处，又拽着她登了上来。我俩

争着来回转动那个好玩的圆转盘，就在这

时，火车慢慢地开动了起来，女友惊叫着说，

“这可怎么办啊？”我说我先跳下去再接你，

随即就跳了下来，追着火车伸着双手将她接

抱了下来。后来相恋的情侣变成了一对夫

妻，那时我仿佛觉得在我生命的春天里，又

一种甜蜜的生活被无意遇见的一列火车牵

引着，已经起程了。

我在婚后的第四年里处于对艺术的痴

爱，从单位自愿要求下来在天桥上摆了一个

设计签名的小摊。连续多年签名生意确实不

错，后来二马路批发市场搬走了，来往的人

少了，生意也受了影响。有一年春天我想到

外地重找一摆摊的位置，结果就去了江南的

一座城市，谁知那里同行比预想的还多，我

连夜又登上了回来的火车。那是一绿皮普客

列车，我攥着好不容易买到的车票挤上了

车。车上打工的民工真多呀，车厢里到处都

塞着装着衣物的编织袋，有一家人女的抱个

婴儿挤坐在别人的脚旁，男人躺在近处的座

位下面，就这样他还快乐地用耳麦听着手机

放的音乐。

有火车的过往的地方我总觉得有梦想

在飞翔，这火车一定是通向灿烂的春天的，

因为春天的条条道路最能给人带来新的希

望，最能把梦想延伸到你想要去的前方！

通向春天的火车
■ 文 /韩国光

微小说

生如清风，犹记花香
■ 文 /寒星

昨晚，你从我的梦境中翩翩飞来，右脚上

带着我给你系上的红丝带，你站在我的肩头，

喃喃地与我耳语着，述说着十多年来的相思

情……

记得 2004 年的五一节，当时我在莱芜一

家企业集团里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伏案工

作的我只觉得眼前一个黑影倏忽而过，紧接

着嘭嘭地撞击声不断地传来。我急忙抬头遁

声而望，只见一只灰色的斑鸠正在办公室里

盘旋，他从办公室朝阳面打开的一扇玻璃窗

口飞进来后，正直朝着北面玻璃窗子飞去。它

误认为洁净、透明的玻璃窗子如同南面那扇

窗子一样是敞开的，它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透

明的窗面。

我起身想走到北面的窗户前将紧闭的铝

合金玻璃窗打开，然而，它看到我站起来后，

误以为我要捉它，于是积蓄全身的力量更激

烈地朝着透明的玻璃窗飞去。

嘭……嘭……

这只灰色的斑鸠不知是撞晕了脑袋，还

是意识到它那弱小的脑壳不可能撞破这透明

的“墙壁”，在连续撞了几次后，它腹部紧贴着

溜滑的玻璃窗面，两只爪子上下来回地抓挠

着滑落在了地面上。然后，它耷拉着两只翅膀

蹒跚地钻到了一张办公桌下面。我走过去，蹲

下身子观察它在桌子下面准确的位置。它看

到我后，歪着脑袋，翠绿色的眼球滴溜溜地转

动着，嘴里发出了喳、喳、喳地示威声。那叫声

分明在说，不要靠近我。趁其不备，我一把将

它抓在手中，它极力反抗，用尖尖的喙一下一

下地啄我的手指。我忍着疼痛，将它松紧适度

地握在手心里，一张一缩地腹肌就像一只充

足气的玩具气球。

“李主任，从哪里逮的斑鸠？”司机小王走

进办公室后，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道：“斑鸠肉

味道可美了。屠宰洗净后将斑鸠肉剁成肉末，

然后，掺上点红辣椒在油锅里爆炒，肉熟起锅

放上捏香菜段，再来瓶老烧，那滋味……”

“滚！”

我怒不可遏地对小王吼了一嗓子。小王

显然被我这不冷静地举止吓懵了，他极不理

解地瞅了我几眼后，悻悻地离开了办公室。

我从抽屉里找到了一段红绸小布条，轻

轻地将红布条拴在斑鸠的右腿上，然后又将

多余的布条用剪刀减掉，以免斑鸠在飞翔、落

窝时影响它的行动或缠在树枝上。此时，斑鸠

已经恢复了体力，也不像起初那么暴躁无常

了，意识到我没有伤害它的意思，很顺从地配

合我做完了这一切。它很温顺地躺在我的手

心里，两只小眼睛眨巴眨巴、温柔地望着我，

有小鸟依人的感觉。

我打开窗子，将捧着斑鸠的双手伸出窗

外，手心朝上轻轻地将斑鸠向空中送去。那斑

鸠怔了一下后张开翅膀扑棱棱朝办公楼前的

梧桐树飞去。落枝后，它透过树枝的空隙寻找

我的面孔，当我们两眼对眼地对视几秒种后，

它害羞似地急忙低下头去，用尖喙叼起脚上

的红布条来。

从那后，每天上午它都会飞到楼前这棵

梧桐树上，好像和我有个约定咕咕咕地叫几

声，当我听到叫声，从窗户里探出头和它对视

几眼，它才高兴地飞走了。

一连数日都是这样……

有一天，当我听到叫声后，急忙从窗户里

伸出头去，寻找梧桐树上那只曾经与我邂逅

的斑鸠。这时，我欣喜地发现它的身边多了一

只同样大小的灰色斑鸠。奥，原来它有了生活

中的伴侣、相互照顾的爱人，向我来报喜了。

半年后，我离开了那家集团公司到省城

济南发展。但是，斑鸠那娇小可人的身影常常

在我的梦中出现。

斑鸠、斑鸠，我朋友！你们现在可好吗

……

潮头品茗


